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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蒲孤點點頭道： 「不錯！聽說散人已
經被她們騙去了好幾柄，在下特地趕來，幫
助散人收回該刀……」

崇明散人冷笑道：
「用不著，我向來不喜歡接受人家的幫

忙，更不喜歡人家干涉到我的行動！」
金蒲孤急聲道： 「劉素客蛇蠍其心，得

到了修羅刀後，天下人都要受其荼毒……」
崇明散人赫赫厲笑道： 「那你要怎麼辦

呢？」
金蒲孤堅決地道： 「無論如何我都要阻

止這件事，斷頭流血在所不惜……」
崇明散人還沒有開口說話。
白蟬娟忽然搶先道： 「小子！你說的是

真話？」
金蒲孤朗聲道：
「當然！祇要修羅刀不落在你們的手

中，金某就是割下腦袋也是情願的！」
白蟬娟飛快地道： 「好！我看你如何實

踐你的諾言吧！姑娘叫把刀子還給散人！」
四個女孩子略一遲疑，然後翻開衣襟，

每人在腰下取出一柄薄薄的小刀，放在棋枰
上！這個舉動連崇明散人都怔住了，連忙
道： 「白小姐，這是做什麼？」

白蟬娟微笑一笑道：

「這是散人贏回的賭注，妾身與散人對
奕前，大家就訂好了的，若散人輸了，十二
柄修羅刀盡歸我們所有，若妾身輸了，就將
先前所贏的四桶修羅刀壁還，方才散人一子
倒提，妾身全盤皆墨，理應依約歸還……」

崇明散人怔然道： 「話雖如此，可是
……」

白嬸娟尖聲道： 「勝負已定，散人不必
客氣……」

說完又對金蒲孤道： 「現在你該砍下腦
袋來了吧！」

金蒲孤也弄怔住了，想不到對方會施出
這一手！白嬸娟不肯放鬆，緊逼著他道：

「話是你自己說的，難道你想要賴皮不
成！」

南海漁連忙道：
「金老弟！你可別上她的當，等你抹了

脖子後，她們又會用別的方法把刀騙回去
……」

白嬋娟冷笑一聲道：
「我們不否認是替劉素客謀取修羅刀

的，可是劉素客得刀的目的，就是為了對付
這姓金的小子，祇要他一死，劉素客不必得
到修羅刀，同樣能掌握天下，姓金的！聽說
你言出如山，現在到底怎麼說？」

金蒲孤想了一下，毅然道：
「金某自然不會失信於婦人，可是你能

保證以後絕對不再生取刀之念嗎？」
白嬋娟笑道；
「祇要你能守諾，我們自然也做得到，

你死之後，我們馬上離開崇明島……」
金蒲孤沉聲道： 「好！就這麼辦！」
南海漁人急了道： 「老弟！你不要糊

塗，你死了之後，誰還能制止劉素客！」
金蒲孤微微一笑道： 「劉素客一豎子

耳，對付他的方法太多了，前輩請附耳過
來，我交代一個方法，保證能夠把劉素客制
得服服貼貼！」

南海漁人將信將疑地把耳朵湊了過去，
金蒲孤低語片刻，南海漁人果然眉頭一展，
笑道： 「行！我知道了！」

眾人都莫名其妙，而白嬋娟的臉上尤其
緊張。

黃鶯卻著急地問金蒲孤道： 「你真的要
自殺？」

金蒲孤微笑道： 「誰叫我把話說得太
快，想收回來也來不及了……」

黃駕一急道： 「你死了，我們約定的事
怎麼辦？」

金蒲孤仍是從容一笑道： 「我答應你的
事自然也不會失約，不過我有點不放心，你
爺爺當真祇輸給他四兩刀嗎？」

崇明散人忽道：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

金蒲孤道： 「我的一條命是斷送在這些
刀上的，不弄個清楚，我絕不甘心就死！」

崇明散人怒聲道： 「難道我還會騙你不
成，鶯兒，你去把其他的刀都拿來！」

（一○六）

「一個人祇要走錯一步路，就會步步皆錯，
做了一件壞事就必須用更多壞事來掩飾，因此大
道寺先生必須殺姬野東作滅口。」

「不，不祇是殺姬野東作滅口，也必須殺死
遊佐先生。雖然他不曉得遊佐先生對於過去的事
究竟瞭解多少，但他總是會起疑心。大道寺先生
決定在姬野東作的屍體被發現之前，殺死游佐先
生，於是便利用文彥製作好的信來佈置這一切。
」

「換句話說，文彥那孩子的惡作劇，竟然被
父親利用成為殺人的工具？」

「是的，正是如此。當時大道寺先生大概已
經別無選擇了，所以祇好出此下策。」

「金田一先生！」
加納律師身子向前挪了一下。
「大道寺先生是怎麼殺游佐先生的？能不能

請你詳細說明一下？」
「好的，不過這也祇是我個人的推測。」

金田一耕助注視著加納律師的臉，慢慢說
道：

「我曾經錯誤地推算了遊佐先生遇害的時
間，這件事你大概已經從衣笠先生那兒知道了
吧！唉！如果不是推算錯誤的話，或許就能早一
些知道兇手是誰？並且阻止後面幾件命案的發
生。」

「不，這也不能完全怪你。衣笠先生臨陣脫
逃也是不對的，我認為衣笠先生對這一點也該負
一些責任。」

「如果不是我自以為聰明的話，就不會把
犯罪時間推算錯。正因為我把犯罪時間考慮得非常狹窄，所以才
讓大道寺先生有了完全不在場的證明。

「事實上，在這段時間之前，他說他在洗澡，而兇案就發生
在洗澡這段時間。

「我想你也知道，松籟莊飯店除了一個可容納數百人的大浴
場外，還有不少家庭式的浴室。這種家庭浴室從正房到通往大道
寺先生所住的偏房走廊途中，有三四間之多，大道寺先生故意使
用其中的一間，而且這個家庭浴室也正好讓大道寺先生順利達成
目的。

「祇要他在走廊上掛出 『使用中』的牌子，就不會有人去偷
窺。不，即使是偷窺，反正更衣室的門內有門鎖，所以外人還是
無法達到偷窺的目的，何況浴室的門也可以從內側上鎖，那就更
加有保障了。而且浴室裡有窗戶，他可以從窗戶溜到庭園。」

「原來如此。」
加納律師一臉詫異地點點頭。
「大道寺先生把浴室作為變魔術用的逃脫箱了。」
「是的，他從浴室出來之後，便利用多門連太郎逃走時所經過

的後面樓梯來到頂樓。因為後面這個樓梯很少被使用，被人看見
的概率也自然降低。於是他進入了鐘塔小房間，等待接到信受騙
而來的游佐先生。

「我想大道寺先生當時的樣子一定非常駭人，因為他一開始
就心懷殺機，所以我們不難想像遊佐先生當時看見他有多麼震驚
和恐懼。況且遊佐先生又剛從姬野東作那兒聽到大道寺先生過去
的秘密，一定嚇壞了。 （一五三）

奸相道： 「現是臣在屍地捆了，帶至朝門候旨。」天子吩
咐： 「鬆了他的捆，入朝面朕。」下面答應，出去。宣狀元見綁
鬆了，整頓衣冠，入朝來至金階，俯伏三呼萬歲。天子道： 「宣
登鰲！你身列文魁，該知禮法，怎麼擅進相府閨中，調戲宰相之
女？逼姦不從，羞忿自盡，該當何罪？」宣狀元奏道： 「萬歲休
聽蔣太師一面之詞。臣有短表，冒奏天顏。」

天子道： 「卿且奏來。」宣狀元奏道： 「臣蒙天恩，特拔狀
元。豈有不知法度？但例有謁相之典，臣尊舊制。哪知蔣太師托
鞏通政為向臣說親，臣已有聘妻柯氏，現載明履歷，何得停妻再
娶？是以臣父未曾允親。蔣太師挾仇在心，又詭說請臣去寫壽
屏。屏未曾寫，蔣太師即命鞏通政陪臣去花園飲酒，將臣灌得大
醉，不知如何到他的樓上，睡在一張榻上。臣已醉軟，焉有別
事？至於他女兒怎麼死的，臣實不知。望萬歲詳情。」奸相叫
聲： 「宣登鰲住口！我何曾托什麼鞏通政為媒到你家去？你在我
家樓上行兇，情真事實，被我捉住，還賴到哪裡去？要求萬歲作
主定罪，抵償臣女之命。」此刻，宣爺見兒子被奸相一口咬定，
忍不住出班，俯伏奏道： 「臣啟陛下，蔣太師托鞏通政為媒，代
臣子言婚是與臣面言的，怎賴沒有？現有鞏通政的名帖，存在臣
處為證。至於蔣太師請臣子去寫壽屏，盡把跟隨臣子打發回來，
叫次早去接。又不寫屏，仍命鞏通政陪臣子吃酒，灌得大罪，分
明是埋藏奸謀，坑陷臣子。望陛下做主。」奸相喝聲： 「宣學乾
休要縱子為惡！到了此刻，還庇護兒子麼？我祇生此一個愛女，
難道自家弄死，圖賴你兒子？」這句話問得宣爺無言可答。但聰
明莫過於天子，聞得兩邊班駁，心中瞭然。又因憐念狀元才貌，
不忍教他抵償，便道： 「諸卿少言，聽朕旨下：朕觀蔣文富本上
說女自盡，非是凶傷，何得誣冤宣登鰲？且請寫屏，不應吃酒留
宿。其女之死，安知非羞從父命，憤烈亡身？其情可憫，著伊家
從重殯殮，免其相驗，封為貞女，建坊。蔣相顯系求親不遂，挾
隙誣裁，本當治罪，姑寬罰俸一年。始終奸謀，皆由鞏固有意釀
成，革去通政，仍交部嚴加議罪。」

這班奸黨聞得這一聲旨下，如一桶冷水澆在頭上，弄得垂頭
喪氣，謝恩退下。好笑蔣相，陪了夫人又折兵，越發沒趣，站立
一旁，十分痛恨。

祇剩了宣氏父子在地俯伏，天子還未曾釋放，便道： 「蔣相
之女，一時激烈，不從父命，含恨九泉，卿可當殿作一首奇艷之
句以吊之。做得好，另當加恩，做不好，仍要問罪。」(五十五）

難道他注定一輩定就祇能當個失去記憶
的靈魂，看著身邊來來往往的人們，卻永
遠無法參與？

媽的！自己究竟是什麼人、叫什麼名
字、以前過著什麼樣的生活，為什麼他一
點都想不起來呢？

Gordon 耙亂自己的頭髮，氣自己不
爭氣的腦袋。

「爸，您小心走。」
身旁響起的說話聲，引起了 Gordon

的注意，剛才他沉浸在自己的心情裡，沒
注意到有其他人來了。

他看到一個約四十幾、長相古典的美
麗女人，扶著一個老先生在早上嘉芝坐過
的長椅坐下。

「聽他們說，早上嘉芝那丫頭有來
過？」一坐下，老先生不急不徐地開口，
頗具威嚴。

原本想走開的 Gordon，在聽見嘉芝
的名字後，自動停下腳步。

難道他們是嘉芝的親戚？
「嗯，她可能是要去上班，所以順路

買早餐過來這邊吃。」
柯靜芳替爸爸把外套拉好，雖然已經

二月了，天氣不若過年時冷，但是老人家
身體弱，禁不起一點風吹小感冒的折騰。

「嘉芝丫頭每年在黃金風鈴木開花
時，幾乎天天都會來，祇可惜，花期偏偏
短了點。」

老人望著頭頂那片花海說著，語氣中
有著疼惜。

黃金風鈴木的花期很短，一年裡祇開
花二個星期就會凋謝了。

「這棵樹是當年姊姊帶著嘉芝一起種
下的，才一眨眼，沒想到樹長這麼大了。
」她歎了口氣，想起了從前。

原來，這棵樹是嘉芝跟她媽媽種的，
難怪早上她的眼神和語氣裡，總帶著淡淡
的想念。時，他對那兩個人的談話內容更
加好奇了起來，靜悄悄地張大了耳朵聽

著，早忘了非禮勿聽的
禮節了。

「對了，你跟厚德
要結婚的事跟嘉芝提了
嗎？」

老人突然問道，他
這個小女兒從年輕時就
一直照顧侄女長大，卻
誤了自己的終身大事。

「厚 德 跟 嘉 芝 提
了 ， 但 是 她 的 反 應 很
大，所以我想，結婚的
事 還 是 再 延 一 陣 子 好
了。」結婚的時間她並
不在乎，她在乎的是這
段婚姻能不能得到嘉芝
的祝福。

「還要再延？你的
青春已經貢獻給他們父
女倆了，不能再拖了！
要 不 我 跟 嘉 芝 丫 頭 聊
聊？」

「爸，不用了。嘉
芝長大了，也是個懂事的孩子，再多給她
一點時間吧。」

柯靜芳婉拒了父親的好意，她希望一
切能順其自然。

「對嘉芝而言，大姊是她最愛的母
親，從她每年的這個時候都會來這兒就知
道她有多思念大姊了。萬一我跟厚德要結
婚的事她不能諒解，那她會離我們愈來愈
遠的，所以，別再逼她了。」

嘉芝是她一手帶大的，她對她有信
心。

她相信有一天，嘉芝會接受她成為歐
家的一份子的。

「好吧，那丫頭是你一手帶大的，最
瞭解她心裡在想什麼的人就是你了。」既
然女兒自有主張，那他這個當人家父親跟
外祖父的也不便再多說什麼了。（十五）

費力醫生緩緩向前走來，他的動作，表示他
並不著急，我看他一直來到了那大漢的面前，直
視著那大漢，那大漢也望著他。

兩個一聲不響地互望著，足有半分鐘，費力
才道： 「根本沒有人來過，昨天你說紅娘子要來
報仇，還說有兩個紅娘子，根本祇有一個——
」

費力說到這裡，突然有十分大的一個動作，
看得我暗暗為他擔心。他並不是一個健康的人，
堪稱文弱，而那大漢卻十分壯健（要不然，剛才
我也不會後退），要是打起來，他非吃虧不
可。

可是，這時，他老實不客氣地用手指，直戳
向那大漢的額角： 「從來也沒有記載，說紅娘子
有一模一樣的姐妹，從來沒有。」

怪的是，那大漢居然十分順從，祇是伸手在
被費力手指戳中的地方，摸了一下，一副認錯的
神情： 「我知道紅娘子祇有一個，可是……昨天
晚上我看出去，真是有兩個……那兩個……也就
像一個一樣，共進共退，一起說話。」

費力皺著眉，像是用了好大的耐心，才能把
他的話聽完，然後，又用力揮一下手，大聲道：
「沒有紅娘子，沒有牛金星來的人，全是你的幻

想，你明白麼？根本就祇有你一個人。」
我聽得費力這樣講，心想雖然他粗暴了一

些，可是那一句話，確實是對一個瘋子講的話。
那大漢低聲把費力的話重複了一遍，看來他十分
想接受醫生的觀點，但又實在無法接受，所以，
現出了十分矛盾的神情。

費醫生在他肩頭上拍了拍： 「躺下吧，想想
你自己的一生，許多事要靠你的記憶解決，別胡
思亂想說有人來害你，要害你的人，全死光了，
早就全死了。」

我心中不禁打了一個顫，費力最後一句話，有
點令人猜疑就算要安慰一個病人，也不應該用這
樣的措詞。本來，他出現之後，和那大漢對話的
情形，確如一個醫生和一個精神病患者，可是總
透著說不出來的古怪。

那大漢聽了最後的幾句話，卻興奮了起來：
「全死了？那些留辮子的……全死了？」

費力哈哈笑著： 「死了，一個也不剩，全世
界再也沒人有那種打扮的了。」

大漢高興地舞著拳頭，可是不一會，神情沮
喪了起來，咬牙切齒，恨恨地道： 「我竟沒能親
手殺絕了他們，真可惜。」

費力又拍著他的肩頭： 「躺下，躺下。」
大漢如言躺了下來，費力伸手在他的臉上撫

摸了兩下，又在他耳際低趨勢說了幾句話，我聽
不真切他說了什麼，祇覺得他說話時的聲音，柔
軟至極。我心中一動，費力醫生對那大漢在施展
催眠術。

在醫治精神病患者的過程中，的確有用到催
眠術的，那並不少見，可是一則催眠術有它不可
思議的一面，二則，費力的行為，總有難以形容
的怪異，所以令我覺得十分異樣。 （三十）


